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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眾人乍見一片鮮血自天而降，觸目所及，盡是紅灩灩、慘漣漣，淒迷迷，宛似燎燎無盡的天火。人在其中，渺小無助，連喘息

都覺得困難。　　亨利原本無形無色，沒有人看得到他。現在身陷血海，居然也被打出原形，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，全身膠著在濃

稠的血燄中，動彈不得。

　　「怎麼可以！你修成血魔了！」亨利倒抽一口氣，驚道。

　　「血魔？我修成太陽神了！」狂笑聲自四面八方傳來，腥紅世界有如無邊煉獄。

　　「不可以，為師早就說過，自毀太殘忍了！」

　　「殘忍？從你引我們走上這條路開始，你早知道會有今天的後果了！」

　　「不！書是你偷的！」

　　「是我偷的，但我發現，也是你安排的！」

　　「不是……我以為那是不可能修成的！」
　　「有什麼不可能？像你那樣，成天跟什麼外太空生命溝通，當然不可能。」

　　「如果你還是我的徒弟，我勸你趕快懸崖勒馬！」

　　「我還是你的徒弟？」

　　「快放我出來。」

　　「如果你是師父，怎麼會求我放你？」

　　「我不過一時受你暗算！」

　　「你不是天天教訓我們，要留心背後嗎？」

　　「我命令你放開我！否則……」
　　「否則怎樣？」

　　「否則讓你看看我的手段！」

　　「拿出手段來呀！你難道不知道，在意識中沒有物質？夢中見到的，都是自以為見到的錯覺？快用你的意識呀！」

　　亨利急怒交加，心裡卻有數，朱仁的功力顯然已經在他之上了。這些日子，他利用了上萬個「分身」，在太陽系各星球找尋第

三個弟子朱仁。但是不論用搜魂，用拘意，始終尋覓不到。

　　朱仁是亨利的關門弟子，原來那位三徒弟為了實現強者之道，戕害了不少人，終於被人暗算，亨利便以朱仁替補。那時他正為

了反抗電腦當局而奔走各地，便將朱仁留在老巢，後來卻發現他盜寶潛逃。

　　近年來，亨利一直窮參外太空的訊號，可惜一直無法解密。幾個月前聽分身說有一位在火星的摩爾，已成功的侵入當局的意識

中樞，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震撼。

　　他只能以感官的影響、透過各種環境刺激，藉著誘導、暗示，來控制及改變他人的意識狀況。而摩爾竟能摒斥感官，直接進入

別人的意識，由內部瞭解並瓦解他人的意識，這正是他所未能企及的。

　　既然摩爾做到了，那表示電腦像人一樣，也有意識，並非只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機器而已。這一來又衍生了一個新課題，那位

智慧電腦的發明人對意識的瞭解，顯然更勝過自己。果真如此，自己恐怕不能再號稱宇宙第一強人了！

　　所以，他想把這幾個徒弟找來，先放下內鬥，共商大業。

　　只是幾個徒弟勢如水火，每個人對他都是陽奉陰違。生平第一次，他感到孤單了，也是生平第一次，他體認到「團結就是力

量」這句老生常談。只是和所有志得意滿的狂人一樣，當順境行到終站時，一切都太遲了。

　　他灰心至極，一直在苦思化解之策。當他發現法蒂瑪時，希望之火卻又燃燒起來。他改弦易轍，破例收回清水長老，準備將全

副心思放在她身上。不僅要控制她，更要設法滲透到她的意識。

　　料不到自從遇見法蒂瑪，嚐到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而且都敗在意識控制上。顯然有一種遠比自己所能想像的更強更大的

意識力存在，自己多年在意識領域中戮力修為，難道只是閉門造車？

　　當然是的，其實他非常清楚，整個人類文明就是一個巨大的意識抽象體。他生活在西方社會中，認清了每個人都把私利當作人

生真理。最先他不同意這種看法，等他有了意識控制能力，卻又承襲了那種功利思想。看看自己，再看看愚昧的人，他覺得自己就

是上帝，甚至比上帝更偉大！

　　「朱仁，你應該知道，我一直在找你，過去的讓它過去吧！」

　　「哈哈！來不及了，你還夠資格做我的師父嗎？快承認吧！普天之下，包括太陽系及外太空，只有我才是最強的！」

　　「未必！」傻道長一提魚竿，釣上一根藍色水草。

　　紅光瞬間扭變，朱仁的形象浮現其上。「哼！你是何人？」

　　「在下闡教行者，沌沌昏昏傻道人！」

　　「啊？好一個闡教行者！你口氣不小！『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，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……沌沌兮，俗人
昭昭，我獨昏昏，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飂兮若無止，眾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且鄙。』」

　　「閣下果然學究天人！佩服！」傻道人見朱仁背誦如流，打心底欽佩。

　　「《道德經》第二十章。」

　　「闡教門下，不知天、不知命痴行者。」痴仙子見朱仁見識淵博，也報上名來。

　　「好一個大宗師，『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』兩位不愧為闡教傳人！可惜背宗棄祖，將為天下笑柄也！」

　　痴仙子見又被朱仁識破了，便問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　　「仙子難道不知，老、莊何等清高，二位被當局羅致，豈非有損清譽？」

　　痴仙子說：「老子曾為守藏史，莊子也做過漆園吏，何損之有？」

　　「然則當局非人，道長怎可為異類服務？」

　　痴仙子說：「修道人唯道是問，不知有類。」

　　傻道人則說：「看你對老莊非常熟悉，怎麼又淪為匪類？」

　　朱仁笑道：「我要證明『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』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你是證明了『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』接下去便輪

到你了。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道長豈不知『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』之意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我只知『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』。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好！你君子動口，我朱仁動手！且讓你領教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』！看你道行如何！」說罷，他手一招，赫赫血



光，直向眾人壓來。傻道人雙手連推，藍色水草瞬間佈滿水面，將血色逐漸向上推去。朱仁與傻道人各拼全力，互不相讓。眾人但

見紅藍兩層光芒，此消彼長，在天際來回推擠。

　　衣紅見傻道長額間見汗，知當事人全力相搏，一點也不能分神。便用指語對杏娃說：「不要讓道長聽到我們的對話，可以

吧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個簡單，音障我還能設，妳發表高論吧！」

　　衣紅便大聲對左非右說：「左哥！紅色真可愛，連我的名字都是紅的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有人連姓都是紅的呢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其實，紅色是最容易被破壞的顏色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搞不清衣紅的意圖，只好說：「可是血也是紅的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呀！紅色是警戒色哩！」

　　左非右接著說：「流血很可怕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警戒就代表危險。」

　　左非右接不下去了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　　衣紅只是想分散朱仁的注意力，心裡還沒有譜，只好有一搭沒一搭地胡扯。她嘴裡說著，眼睛卻仔細觀察兩色的消長。她發現

藍光向上挺了一層，於是又說：「紅光的波長，是六千五百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分之一公分。如果物質的分子距離在這個範圍

內，紅光就會被折射出來。」

　　左非右講相聲似的接道：「有那樣精確嗎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衣紅在胡說，不過朱仁放的光譜倒是六千五百萬分之一公分整。」

　　衣紅馬上更正：「唉！何必拆穿呢？精確數字是六千五百萬。」

　　紅光微微一震，衣紅緊接著說：「左哥！你知道電磁波的相位干擾吧？」

　　「妳是指音障？」

　　「差不多，如果將紅光光波反相，再發射出去，你知道會怎樣？」

　　「會怎樣？」

　　衣紅本是胡扯，沒想到出來的結論嚇了自己一跳：「會把紅光變成無光！」

　　左非右從來沒聽過衣紅談物理，見她煞有介事的，一時也楞住了。他懂得電子原理，想一想，她說的相當正確，便問：「對

呀！那不是可以……」
　　衣紅馬上口風一變：「實際上，更簡單的方法是用補色的觀念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補色我在行，這裡已有紅、藍二色，只要再加黃色，就變成白色。」

　　衣紅便問痴仙子：「仙子，妳能不能放出黃光？」

　　此話一出，紅光又是一頓，連連被藍光逼退了一大段。

　　痴仙子在一旁觀戰，對衣紅的突然開口，微感不安。不料結果卻對傻道人大有助益，再聽衣紅這一問，她忙說：「小事一

樁！」

　　衣紅注意到這時在紅光那端，亨利身旁又多了四個人，其中一個身上還背著一人，那一定是地獄王若傑了。顯然是亨利情急，

大舉召集門人前來，於今上上之策，便是讓他們同門先自相殘殺。

　　起初朱仁聽衣紅與左非右談話，認為兩人只是鬼扯，雖然小有分神，卻無大礙。再一細想，衣紅之言頗有道理，在修行的聖典

中，就有「反相為憂」的警語。他不曉得到底她知道多少，卻見她在緊要關頭住口，十足是在吊胃口，便輕鬆地說：「小妮子懂什

麼？音波反相簡單，不算什麼。要談光波反相，有誰做得到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誰做得到？當然有人，不然我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紅光又敗退一截，朱仁並不緊張，殺手鐧還在後頭，他說：「知道是一回事，做到又是另一回事。」

　　衣紅輕描淡寫地說：「當局做得到，你相信吧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真的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是嗎？只是這裡是亨利那老小子搞的『意識境』，當局進不來！」

　　衣紅見亨利身邊諸人一陣騷動，知道可以攤牌了，說：「那你就是孤陋寡聞了！當局早來了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不可能！他又不是人！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朱仁，你可知道一種叫做水虎魚的吃人魚嗎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不要轉移主題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水虎魚是唯我獨尊的獵食族，攻擊性非常強，經常同類相殘。生物學家說牠之所以能存活至今，是因為與同類保持

距離，經常注意背後的偷襲！」

　　朱仁聞言回頭一看，這才發現幾個師兄弟喭喭環伺在後。師門的規矩他當然清楚，各人的法力神通他也如數家珍，只是此刻正

與對方僵持，騎虎難下。同門都來了，偏偏袖手旁觀，一副漁翁得利的算盤，讓他恨得牙癢癢的。

　　衣紅對痴仙子說：「仙子，請把黃光放到他們中間吧！」

　　痴仙子還沒有理會：「放在中間，做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讓光變成白色，雙方可以休息一下，等會再鬥！」

　　朱仁立刻一收紅光，說：「不必！」

　　傻道長見狀，也收了藍光，靜觀其變。

　　朱仁當然知道，如果當局真在此地，憑他們真理門同心協力，也是白搭。衣紅分明是告訴他，目前勝敗已判，不過給他一個機

會，讓他先解除後顧之憂。

　　朱仁也知道，真正的大敵還是自己人。他瞄了瞄師兄弟，說：「我剛才已經和亨利說清楚了，現在我是真理門的掌門人！」

　　亨利有了後援，聲勢大壯：「放肆！我真理門不承認有你這個孽障！」

　　朱仁笑道：「不承認？誰要你承認？還不是優勝劣敗的把戲？你們一起來吧！」

　　若傑首先說：「我已經洗手了，這事與我無關。我正在辦一件重要的事，師父發出緊急召集令，我不能不來。你們若要談這

些，我就失陪了。」

　　亨利大怒：「你膽敢不遵為師的命令？」

　　若傑笑笑說：「你想想吧！我什麼時候聽過你的話了？只是做人不能忘本，我叫你一聲師父，是感激你的教導。可是你那套是

行不通的，所謂單絲不成線，孤樹不成林，全世界只剩你一個人，行嗎？」

　　亨利怒喝：「住口！」

　　若傑說：「你們打吧！我先走了！」同時他遙向文祥、衣紅等人揮手說：「各位還在淌渾水？真真和我一樣可憐！我現在為了

贖罪，直忙得不能抽身，行再相見！」



　　衣紅正要回答，若傑和比爾已經消失了。

　　清水長老也說：「師父，真理門就讓給三弟吧！我承認他最強！」

　　亨利氣急敗壞地說：「怎麼？你也這樣說？你是我的大弟子！我的傳人！」

　　清水長老說：「師父，我不想繼承這種門戶！太殘忍了！」

　　亨利罵道：「是你自己不長進！」

　　清水長老說：「是的！您就大發慈悲，再把我逐出門牆吧！」

　　亨利跡近瘋狂，舉手就向長老打去，朱仁一伸手，一道紅光把長老隔在一旁。清水長老知難以善了，見法蒂瑪有眾人保護，也

就放心地招招手，悄然遁去。

　　朱仁說：「亨利！再這樣下去，我連什麼真理門都不想要了！老大不想留在門裡，老二自己走了，老三想造反，老四連來都不

來！只剩下法蘭德司和薩赫丹兩塊沒用的料子！算了吧！連我的徒弟都比他們強！」

　　薩赫丹立刻向朱仁行了一個大禮，說：「小弟願拜師兄為師！請師兄開恩收容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哪有這種事？」

　　薩赫丹說：「小弟我雖然年紀大了，但是身負家國之仇，必須做個強者。只是師父不肯用心教我，這樣混下去，還有什麼意

思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說得有理，只是我不能收你！」

　　薩赫丹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因為你太老了！」

　　薩赫丹急了，說：「太老也不是我的錯呀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誰管是誰的錯呢？這樣吧，你先到人間恢復青春再說！到時如果還有拼勁，你再來找我吧！」

　　薩赫丹說：「您也能給我恢復青春呀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你真是楞！這種小事還來煩我？」

　　薩赫丹大喜，拜謝而去。

　　這時，杏娃在衣紅耳邊說：「多謝妳的靈感，亨利的地方還沒找到，但是我們找到朱仁隱藏肉身的地方了。」

　　衣紅大異，說：「我的什麼靈感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天下真大，我們只有地下城的檔案，偏偏亨利和朱仁就躲在我們想像不到的地方。剛才聽妳說起紅光波長，六千五

百萬這個數字突然讓我想起一個人性習題，師父說，人性有個特徵，因為數字難記，便把一些熟知的數字當作『幸運符』。我們試

著用六千五百公尺找尋相關的可能，結果發現有西藏的岡仁波齊峰、昂龍崗日、青海的各拉丹冬、新疆的崑崙山等十餘個山脈，專

找高度相等的位置，果然在崑崙山脈一座山峰中，找到了朱仁的老巢朱雀洞。」

　　衣紅大喜，說：「很乖！」

　　亨利知道大勢已去，正在尋思如何下台。卻聽衣紅說：「朱仁！你再厲害，沒有那副臭皮囊，就只有上昇靈界了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說得不錯！老實說，靈界我不想去，在那裡我不能充老大！」

　　衣紅便說：「去不去有時候由不得你，比方說，崑崙山上有強風，有地震……」
　　朱仁心裡有點發毛，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在那座六千五百公尺的雪山上，萬一來個雪崩……」
　　朱仁一驚：「小妮子！那種人跡不到之處，怎麼會有雪崩？」

　　衣紅輕描淡寫的說：「那有什麼稀奇？山上有個洞，為了要炸它，得運好些個機器人上去，一不小心……」
　　朱仁打斷說：「哪座山沒有什麼洞呢？炸它做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好整以暇地說：「不一樣，這個洞有人住，叫做朱雀洞！」

　　朱仁知道不妙了，她已說出洞名，顯然不是詐唬。可是自己的居處不可能被人察覺呀！他楞了楞，說：「雪崩太可怕了，有傷

天德！」

　　衣紅便說：「可是裡面藏著一隻朱鳥的肉身呀，我喜歡看熱鬧！你不信？問問法蘭德司，他的南極老窩就是這樣『自毀』

的！」

　　法蘭德司乍見文祥等人，早就驚心掉膽，一直躲在後頭不敢露臉。見亨利眾叛親離，他想向朱仁輸誠，卻苦於沒有機會，這時

忙說：「師哥！不！教主！他們果真有點邪門，我的四個宮不但都被他們找到，而且毀了兩座。在他們的淫威之下，我現在只好給

當局做宮裡的保全頭頭。」

　　連法蘭德司都這麼說，自己的朱雀洞被發現，一定假不了了。那個小妮子講話轉彎抹角的，分明是給自己留了下台階。

　　朱仁今天來此，本是預謀，他早就想與教主一爭高下，但必須待時而動，所謂「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」③。在監控中，他

意識到師父動了肝火，正是大好良機，才會乘機而來。現在真理門分崩離析，目的已經達到，自當見好就收。

　　至於對方這幾個人，無一弱者，再鬧下去也討不了乖。果真老巢被毀，肉身受制，多年的努力將付諸流水，未免得不償失。

　　於是朱仁口氣一轉：「姑娘，我若請妳到敝舍作客，能賞臉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我來人間的日程排得太緊，先要問問秘書才行。」她便問杏娃說：「十一月我哪天有空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妳問我幹嘛？」

　　衣紅等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我的微機告訴我，十一月四號本來和真理教主有約，既然你是教主，那就定在四號吧！」

　　朱仁笑道：「妳少裝神弄鬼的！在這裡微機早就失效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杏娃！讓他見識見識！」

　　杏娃大聲說：「憑他也配？我們正忙著運機器人上朱雀洞哩！」

　　朱仁有辨音能力，知道是微機的聲音，難怪這些人有恃無恐，一時嚇得魂飛天外。再不識時務，恐怕要一敗塗地了，他腦筋一

轉，說：「既蒙姑娘賞臉，那麼後會有期了！」話未說完，形象已經遁去。

　　法蘭德司見朱仁落荒而逃，自知無趣，也悄悄走了。

　　亨利知道大勢已去，呆若木雞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亨利教主，咱們的約會免了吧！四號給了朱仁了。」

　　亨利頹然道：「別談了，我認輸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教主不要灰心，真理是永在人間的。」

　　亨利說：「算了吧！你們走前，我想和法蒂瑪說幾句話。」

　　法蒂瑪向亨利盈盈一拜，先開口說：「我已經回歸闡教了，謝謝您的教導，今後但願彼此是友而非敵。」

　　亨利黯然道：「妳要知道，我走上獨夫這條路，是因為所收的徒弟品質太差，我一身本事，他們怎麼都學不會，所以想藉競爭

來提升他們的能力。自從見到妳，我才知道錯了，普天之下人才輩出，還是應該廣開善門。現在，一切都過去了，我只想告訴妳，

驕者必敗，希望我是最後一個驕狂者！」



　　言談間，雅座中多了傻道長和痴仙子二人，桌上的咖啡還是熱的。眾人回顧前情，文祥感慨萬千：「一杯咖啡居然能喝這麼

久！」

　　傻道長說：「人間歲月定數在，神仙世界彈指間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師哥！幸而你們來了，否則我們真不知要如何應戰！」

　　痴仙子說：「你錯了，『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。』衣紅深諳用兵之道，加上當局在場，左券在握矣！」

　　衣紅忙說：「仙子過獎了，那只是一時無計之計。」

　　傻道長手一揚，一片祥光閃過。道長對文祥、衣紅及風不懼說：「現在不是客套時候，我們同門雖是百年來首次重逢，與三位

也有前緣。不知天池之遊，尚記得否？」

　　文祥見眼前祥光乍現，陡然心中一凜，一片山光水色，油然出現眼前。他與衣紅騎著駿馬，領頭在繁花似錦的草原上馳騁。頭

上有鵰鷹為伴，地上有獵犬相隨，身後馬群嘶鳴，蹄聲震野。那是一個天青氣朗的好日子，牧民們正在「放青」，幾個同道好友來

訪，大家相約射獵，無意間闖入了天池池畔。

　　微風襲人，池水一碧如洗，偶而揚起條條白浪，由遠而近，漸漸消失。那懷抱在群山的寧靜，像是重重簾幕，突然間，幕啟

了，霎時，縷縷溫馨，一場場如同影片一般，成為生命的一部份。

　　人若只用眼睛去感受，視野不過方圓十里。然而浩瀚宇宙，豈僅是一二沙粒差可比擬？人貫徹在宇宙之間，本無時空之限。如

果劃地自畛，甘願為感官的奴隸，食三碗，浮三杯，有老伴常隨，有一枝可棲，也儘可知足了。

　　億年兆世以來，青山凝重如故，池水嫵媚依然，生命體來來往往，不過是地球的表象。實則青山早就變了，池水也循環在天地

之間，生命從最簡單的單細胞，進化成為承載思想的人類。而人類也由茹毛飲血，迄今能探索宇宙原始的玄機。

　　常有人問，人來自何方？去向哪裡？問者好像對眼前一點疑問都沒有。其實吊詭的正是當前！若無此處，何來他方？若無現

在，也無過去將來！換句話說，此處是各處的一部份，現在也只是時間延續中的一剎那。

　　人體只是過客的驛站，如同電訊的傳播台，一團電子統一在生命場中的波源。宇宙有能量的本體與作用，也是變化的原因和結

果。任何變化的瞬間，一定是由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，而居於兩個狀態之間的介面，正是人生與宇宙的基礎。

　　中國人只以「體用」、「因果」，就能理解前述現象。只是有意理解的人不多，究竟霧中看到的花朵，還有三分想像的空間。

　　就算是現在吧！人能記憶的事又有多少？己身的利害得失，情仇喜惡，那是生命生存的戰役，是人與過往感性相通、血脈相連

的道場。別忘了，現在僅僅是一剎那，僅僅是一種變化的狀態，不多也不少。

　　果真要知道人來自何方，去向哪裡？就必須認識現在，把握現在，在現在的基礎上尋找過去的足跡。可惜人被眼前眾相所惑，

「現在」成為另一個墳場，以此又堆砌了另外一個「過去」。當人的過去越堆越多時，略一回顧，蛛絲馬跡紛至沓來，就再也無法

分辨，自己究竟來自哪一個久遠的過去。

　　找不到源頭，就回不到來處。再迷於世態，不努力、不用心探索，當然無法相信短暫的人生本是宇宙連續本體的一部分。

　　由瑤池再邁前一步，文祥看到了雪山。崇巖連嶂中，有一個山洞，一個十歲大的孩子，在懸壁上攀爬，直到一個突出的石塊

前，那裡有一個鳥窩，窩裡有隻雛鳥。

　　小鳥剛出生不久，紅皺皺的身體，稀稀落落的毫毛。孩子一出現，牠就張著血盆小口，不住地吱吱狂叫。孩子取出攜帶的昆

蟲，細心地一隻一隻放進鳥喙裡。

　　馬隊在地上奔馳，鳥群在天空翔飛，日出日落，時間更久遠了。大地覆被著蔥綠，由農墾到狩獵，直到天地洪荒，人與宇宙渾

然一體，無分皂白。

　　地球已經有四十五億年的歷史了，宇宙呢？以目前科學的估算，應該有近二百億年。二百億年與一天、一小時又有什麼分別？

數字有大有小，但都是個限量。永恆是無限的，代表無生無死，無止無盡。以有限看無限，意義何在？人在困苦中煎熬時，連一分

鐘都嫌長，快樂時一輩子還嫌短。偏生人的感覺不能持久，人間沒有任何經得住永恆考驗的事物，所以眼睛看不到永恆！

　　哪怕是人、物，又豈止是天池、雪山？眼睛看得到的只是現在，現在卻能累積經驗，在人的認知下，經過一代一代的洗禮，形

成了文化。只有在文化中，用心的人才能看到宇宙的脈動，從而得知永恆的存在。

　　在永恆中，生命與環境本是一體。在物質界，能量變化緩慢，生命界則加快了速度，到人界更是瞬息萬變。一個整體必須有統

一的法則，時間空間是辨識的量度，而能量變化則是脈脈相感的動力。

　　人必須藉助感官傳遞各種宇宙脈動的訊息，由口口相傳的悸動開始，人的觀念場效就不斷在擴大，隨著工具的進步，人與人之

間的交集匯為洪流。當資訊時代到來時，人早已突破了個體感官的桎梏，從而向另外一個境界邁進。

　　一個人絕不會珍視右手而虐待左手，同理，整體只有大公而無小私。人若從私，便只看得到現在、看得見自己。人生的歷程就

是從一己之私開始，到達大公的整體。

　　文祥感到胸中陣陣溫煦，不論在茫茫汪洋中，在渺渺太空中，在渾渾思緒中，在沌沌感受裡，恆常有志同道合的好友相伴共

行，互通有無。在時間的旅途上，更有聖賢豪傑，仙佛神祇，如屹立不搖的燈塔，在前面帶引著指點迷津。

　　自己只是一條船，衣紅、風不懼等何獨不然？再看痴傻兩位道長，前生、今生又何其不然？不論是人是船，在永恆中，一就是

萬，萬也是一！

　　文祥莞爾，說：「塞倫高提草原的大狩獵，不過是晃眼之間。」

　　衣紅也早超越時空，踏遍宇宙八荒，聽文祥這麼一說，噗哧一笑，說：「人家提天池，你就提地獄，那些屠殺生靈的糗事，虧

你好意思再提，還當做英勇事跡呢！」

　　文祥訕訕地說：「那妳還記得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唱道：「記得當時年紀小，你愛談天我愛笑……」
　　痴仙子接口說：「不論今生前世，衣妹永遠是這副德性，也虧他受得了！」

　　衣紅眼珠一圓：「受得了得受！受不了也得受！」

　　左非右也說：「他們是互補，十幾世來都不離左右，真羨煞人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是可憐他，看他又老又溫吞，可憐兮兮的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妳別貓哭耗子了，真要可憐他，妳就放他一馬吧！」

　　衣紅指著左非右對法蒂瑪說：「怎麼？難道妳要這個溫吞的？」

　　法蒂瑪往左非右胸前一靠，說：「他還好，不算溫吞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真沒出息！幾十年的婦解運動，怎麼還是落得這個下場？」

　　痴仙子說：「說真的，看你們今生法力都喪失了，為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師父曾經問我，是要道還是法，我選擇了道。」

　　痴仙子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新時代到了，法術也要以新的觀念來詮釋。我認為法術就是科學技術，道卻是智慧的基礎，我寧願要智慧不要技

術。」



　　痴仙子點點頭，對傻道人說：「師父說得不錯，在末劫時期，當神通法力盛行之際，智慧大興，那才是宇宙的本質。」

　　傻道人也說：「妳總算見識到了吧！我們堅持保存法力，以求化盡三尸，肉身成道。可惜一直得不到智慧，雖千年修為，進境

實在有限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道兄過謙了。」

　　傻道人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這是實話，古人說『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』以往我總聽不進去。這次遇到二位，才算弄清楚什麼叫

做損益。」

　　衣紅東張西望地說：「看到二位？哪兩位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和法蒂瑪可不相干，我是為道日益，為學日損。」

　　衣紅笑說：「為學日損是事實，至於得了什麼道？那就很難說了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說真的，今生我與三師兄皆拜在逍遙師門下。師父常說，易理為道法的總綱目，我學了幾十年，道也不通，法也

不行。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那倒未必，我看你神光湛然，勝過前世多矣。」

　　痴仙子補充了一句：「師弟學會了謙遜，這就是道了。」

　　大家都是同一境界之人，又值多世重逢，想說的話多得無從理清。這一聚談直到參橫斗轉，傻道人這才想起，他們還有要事待

辦。他忙拉了痴仙子一把，起身作揖說：「我等無需俗套，此刻我們還有四個師弟尚在難中。等他們難解之後，尤其是衣紅姑娘雪

山之約，與我等有莫大的關聯，至時我師門重聚，再作長談吧！」

　　痴仙子對左非右及法蒂瑪說：「師弟師妹，我們一別數個甲子，有太多話要說了。但是你們即將有事，我和大師兄也分身乏

術，且稍安勿躁，雪山再見！」

　　法蒂瑪不捨，正要撲上前去，哪知兩粒紅豆應聲掉落桌面，二仙已杳然無影。

　　法蒂瑪這時始知那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」的相思之情，她緊緊握住兩粒紅豆，無力地倒在左非右懷裡，嚶嚶啜泣。

　　誰知杏娃卻開口了：「怪不得人喜歡殺戮，真有趣！」

　　「真殺風景！妳也不看看時機！」

　　「什麼時機？他們都被趕走了呀！」

　　「妳忘了，人是喜聚不喜散的！」

　　「當然知道，我剛考完這一題，『黯然銷魂者，唯別而已』！」

　　「那妳還多話？」

　　「為了怕你們傷離別，我好心陪你們說說笑話。」

　　「免了！」

　　「怎麼？這是大事呢！我和妳手攜手，大敗真理門。」

　　「我看妳一定是下一個驕狂者！」

　　左非右也插上一句：「一定是個獨夫！」

　　「不是！」杏娃斬釘截鐵地說。

　　衣紅問：「不是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是獨夫！」

　　衣紅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妳難道不知：『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』？」

　　衣紅大異：「妳有什麼本性？」

　　杏娃咄咄逼人：「妳果真不知？」

　　衣紅茫然：「不知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們倆不可能變獨『夫』，我們都是毒『婦』！」

　①有的沒有的：閩南話，指無聊的言語。

　②最後四句為：婦女優必問經期，遲速閉崩皆可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再添片語告兒科，天花麻痘全儋驗。

　③見〈孫子兵法．謀攻篇第三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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